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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在朝鲜战场的宁波人沈吟
是否魂归故里？他的亲属又在哪里？
抗美援朝老兵陈成余有一个夙愿，想找到战友的家人

70 年过去了，家住慈溪市宗汉
街道百两桥村的抗美援朝老兵陈
成余，心里还放不下他的老战友沈
吟（沈祖訚）。1951 年，19 岁的宁
波人沈吟（沈祖訚）牺牲在朝鲜战
场，他的烈属证就是陈成余亲手寄
出的……

年岁越大，陈老找到战友亲属的
愿望就越强烈，他很想知道，烈士遗
骸可曾找到，他的家人过得好不好？
这两天，他通过慈溪日报与本报记者
取得联系，希望能通过本报找到沈吟
（沈祖訚）的亲属。如果您有相关线
索，请拨打本报新闻热线87777777，
帮这位老英雄完成心愿。

陈成余出生于1932年，是家中
独子。1950年4月，在慈溪白沙路
小学当老师兼教导主任的他，瞒着
家人报名参军。“当时我已经订亲，
父亲年纪大了，他肯定不会同意我
去参军的。所以我取了个化名，叫
余子戈。”陈成余回忆，当时《宁波日
报》刊登的参军名单上，他用的就是
这个名字。

入伍后，因为文化程度高，陈成
余被送到华东军区第九兵团知青培
训班学习，在那里，他遇到了小自己
一岁的宁波老乡沈吟。两人分外投
缘，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在陈成
余记忆里，沈吟淳朴、开朗，关心同
志，因为在部队里表现好，被调到中
队部当文书。

1951年3月，陈成余和沈吟双
双接到赴朝鲜作战的命令。抵达
后，他俩都被分到20军政治部民运

工作队，在朝鲜东部的江口洞一带，
负责运粮、抬担架、打扫战场、掩埋
遗体等后勤保障工作。因为负责不
同战场，两人难以碰面。

谁知，没过多久，噩耗传来：沈
吟在行军过程中腹部中弹，壮烈牺
牲，享年19岁。据战友描述，沈吟
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不行
了，不用管我，你们快走，一定要把
任务完成……”

讲到这里，陈成余不禁落泪。他
说，从战场上活下来真的是运气，自
己也是死里逃生。记得在第五次战
役时，每天行军，粮食吃完了就挖野
菜，有一次，他两天没吃东西了，遇到
兄弟部队的一位战友给了点炒米
粉。米粉是干的，他去当地百姓家里
讨口水，战友就在临时营舍里歇歇
脚，谁知，敌机突然来了，两枚火箭弹
击中营舍，战友当场牺牲……

相见恨晚的战友，在朝鲜战场生死永诀

沈吟（沈祖訚）当年的照片 陈成余提供

“刚到朝鲜不久，沈吟知道我
家中还有年迈的父母及未婚妻，担
心我思念家乡，特地送给我一本小
本子，扉页上抄写着‘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
可抛’这么一首诗，以此鼓励我舍
生忘己、保家卫国。”陈成余说，两
人分开前，沈吟还送了他一张自己
的照片，双方约定，在胜利的那一刻
握手相庆。

“当年，沈吟的烈属证是我亲手
寄出的，不知道他家人有没有收
到。因为是战斗状态，沈吟的遗体
是就地掩埋的，没有墓碑，也没有明
显的标记，不知道后来有没有找到，
送入烈士陵园。”陈成余说，这么多
年过去了，他一直有个心愿未了，就
是想知道沈吟烈士如今安息在何
处，他的家属过得怎么样。

昨日傍晚，记者联系上了“我
为烈士来寻亲”志愿服务团队负责

人孙嘉怿，她告诉记者，通过现有
的资料，他们已查到，沈吟原名沈
祖訚，现鄞州区东胜街道人，1950
年 6 月入伍，后随部队赴朝鲜作
战，当时为志愿军20军 60师 178
团11连战士，1951年牺牲于朝鲜
半岛，这个地方现属韩国江原道华
川郡。

“但截至目前，除了基本信息
外，我们并没有联系上沈祖訚的家
属，只知道沈祖訚的父亲应该是为
宁波解放做出贡献的沈曼卿先生。”
孙嘉怿说。

目前，“我为烈士来寻亲”志愿
服务队的志愿者和爱心人士还在继
续搜寻各方线索，希望尽快联系上
沈家人，核实此事。如果您有相关
线 索 ，请 拨 打 本 报 新 闻 热 线
87777777，让我们为老兵圆这一个
心愿，也让沈祖訚烈士的事迹为更
多的人所铭记。

找到烈士家属，成为老兵此生夙愿

记者在政协宁波市委员会官网
上的《文史汇编》中，找到了一份题
为《恂恂儒雅 功纪解放——记沈曼
卿先生》（作者顾祖德）的资料，摘要
如下：

沈曼卿先生，博学多才，为人方
正刚直，文学诗词造诣颇深。出身职
业绘画家庭，工写真术，并以此而勤
工俭学。1898 年 6 月在宁波出生，
1980年1月在宁波谢世，终年82岁。

自1922年至1933年冬，沈先生
除执教于培英女中、中山公学、奉化
县立中学外，还先后在宁波佛教孤
儿院（白衣寺）、广西桂林省立第二
师范学校、广西梧州省立第二中学、

镇海县立中学、宁波民强中学等
校执教。1934年后乃弃教就商，经
营中实药房于东门街。

宁波解放后，沈先生曾出任市
工商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
任市工商联常委兼组织委员、副主
委，后又任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

沈先生十分关怀子女的成长。
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子女于解放
前后陆续参加革命工作，有的任党
和政府部门要职。抗美援朝战争开
始时，其第三子沈祖訚报名参加抗
美援朝志愿军，1951年壮烈牺牲于
朝鲜战场上，被授予革命烈士之称
号。 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李佳珊

相关链接


